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M

AG
A

ZI
N

E
第

5
卷

/
第

4
期

/
2
0
1
5
.
1
2

ht
tp

:/
/i

sa
-g

lo
ba

l-
di

al
og

ue
.n

et
G

D

5.4

一年出版4期，以16种语言刊出

> 美国和古巴

> 种族主义和革命

> Havana的新闻头条

转型的古巴

> Jürgen Hartmann,1944-2015

纪念

> 太阳花运动

> 劳工运动与环境运动

> 压缩的亲职

> 崩坏的形成

> 台湾社会学的发展

> 巷仔口社会学

台湾社会学

“破”的力量 Frances Fox Piven

伊斯兰国的致命吸引力 François Burgat 

社会学和人类学过去 Jan Breman

奥地利公共社会学 Rudolf Richter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2

我
们这期《全球对话》以两篇访谈作为开始。第一篇是

Frances Fox Piven的访谈。她是美国社会学历史上一

位很重要的学者，其对于福利权利、投票注册、以及

最近的占领运动有着原创性的分析，并且着重在反抗的权力上

面。她无惧和Milton Friedman等人辩论，还因此遭到右派人士

的群起围攻。第二篇访谈则是访问了法国中东研究专家François 

Burgat。在这篇访谈中，Burgat解释了伊斯兰国对于欧洲年轻穆

斯林的号召力如何和在欧洲的种族主义排挤有关。接下来则是

Jan Breman的文章。Breman是荷兰研究非正式经济活动的社会学

家，这篇文章中则分析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上

这三位学者都是社会学出身，但是其对于公共议题的分析融合了

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显示了学科边界的区分是如何

的次要。

接下来关于古巴的几篇文章也揭示了这个重点。Luis Rum-

baut和Rubén Rumbaut分析了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历史，强调

了累积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如何使两国走向了复交的道路。而

Luisa Steur则讨论了底层低薪清洁工怎么诠释和理解这个政治

事件。她比较了苏联的市场经济转型如何和古巴的转型相似，并

且两者恶化了社会的不平等。Luisa Steur也访谈了非裔古巴运

动人士Norberto Carbonell。Carbonell很效忠古巴共产党，但

是也相当批判古巴的种族主义。然而我也想指出的另外一个重点

是：这种访谈大概一年前是不可能刊出来的。

跨学科性的形成需要诸多学科的相互激荡。社会学在国家的

边界内发展还是会受到全球各领域的影响，而这也是接下来6篇

关于台湾的文章所要传达的重点之一。台湾是个小岛，位于美国

和中国的夹缝中，有着激进的社会运动历史，也孕育出了亚洲其

中之一最有活力的社会学。由于这个国家对于地缘政治的敏感和

被殖民的历史经验，使得其开创出了独特的全球社会学取径。此

外，这几篇文章的作者多数都亲身参与了1990年代台湾的民主运

动，所以也发展出了对于社会运动的独到见解。就像在文章中我

们可以看到的，最近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把社会学的批判面向带

到了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央，走入公众，超越了学术的边界。

公共社会学也是Rudolf Richter文章的主题。该文章描述了

奥利地社会学的历史，也是我们一系列介绍ISA论坛的第一篇文

章。论坛将在明年7月10-14日于Vienna举行。在地的筹备委员会

也已经起跑了，请上论坛的部落格一探究竟：http://isafo-

rum2016.univie.ac.at/blog/。

> 主编的话

全球對話以 16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投稿請寄給 burawoy@berkele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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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 Fox Piven 是美国社会学家。

本期由 Lorraine Minnite 访谈她，讨

论其社会运动理论。

Jan Breman 是著名的荷兰社会学家。

本期讨论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奇怪的

区隔。

Rudolf Richter是ISA的2015年论坛的

在地筹委会主席。其讨论奥地利公共

社会学的遗产。

François Burgat 是研究中东社会的学

者。本期由 Sari Hanafi 访问，并讨论

伊斯兰国的对年轻人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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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的力量
访问Frances Fox Piven

Frances Fox Piven.  

 4

GD 第5卷/第4期/2015.12

>>

Frances Fox Piven 是世界知名的社会科学家，也是相当受到学生爱戴的老师。她是一位激进
的民主人士，也是启发了许多人的学者和运动者，其为穷人的辩护可说是其生涯的核心关怀。
她的第一本书：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Welfare (1971) 是和 Richard A. 
Cloward 一起撰写，并引起了一场学术辩论，而且重塑了社会福利政策的领域。其接下来的著
作也分析了穷人的“破”的行动 (disruptive action) 之处境如何影响了当代美国福利国家的基
础 (Poor People’s Movements, 1977) 以及对于进步的社会政策进展和政治改格式如何必要
(The Breaking of the American Social Compact, 1997; Challenging Authority, 2006)。Piven
总是将学术研究和政治介入结合在一起，并且发起福利权利的运动，投票注册运动，以及公开
支持 Occupy 运动。她并且在媒体上奋力的为其论述辩护，与自由派的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
man 为敌，和其公开辩论，她得到了许多的殊荣和奖项，包括了 2007 年担任美国社会学会
的会长。在接下来的访谈中，她将会阐释其“相互依赖的力量”的理论，这是她的核心论述。
Lorraine C. Minnite 则是美国 Rutgers 大学的政治学家和政策学家，她在 2015 年的 5 月 30
日于 New York 的 Millerton 访谈 Piven。

LM：我想问有关“破”(disruption) 的问
题。这是妳的研究中不断出现的主题，特别
是你第一个发表的文章〈Low Income Peo-
pl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和你著名
的于 1966 年在《The Nation》和 Richard 
Cloward 合写的文章〈The Weight of the 
Poor〉。我们今天常听到“破”，像是高科
技公司很崇拜“破”这个概念，去破其他产
业，因为有趣又可获利。而社会运动学者也
用了越来越多这个词。因为这已经是一个你
长期以来核心概念了，你可以说说看在社会
理论中，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FP：虽然这个概念常常被用，但是我认为其
用法不够谨慎。在科技业中，“破”是指一
个创新但混乱的市场；社会运动研究者则是
说一个集体行动是喧闹的、无序的、甚至可
能暴力的。但是杂音和失序却不能解释为什
么破有时可以带给底层民众某种力量。

你提到了我早期的著作，那时的写作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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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络是穷苦的黑人抗议才刚爆发 (New York 和
波多黎各移民 )。那些抗议当然是吵杂和失
序的。这是为什么呢？我问。因为在 1960
年代早期，有许多人迁徙到城市里面，他们
是是从南方乡下和波多黎各来的。这些人毫
无疑问的是来追求更好生活的。而当然他们
也都很穷，然后也发现都市并不能给他们好
的工作去追求好的生活，而且政府也不给予
他们支持。所以人们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上
街头抗议、呼喊，并且把垃圾丢到市政府的
草地上。于是自由派的白人和多数是社会政
策专家会说：“我赞成你们的目标，可是我
不赞成你们的手段。是啊，你应该有工作，
你应该有收入，你应该有健保，你的房子应
该要有暖气和热水。可是呢，制造噪音、找
麻烦等等，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喔。你要
做的是联合起来，投票、请愿。”所以总之
你就是要按照这些民主的规则来走。

我则是对这种看法保持怀疑的态度。我
认为人们之所作那些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是
因为那些自由派给了很烂的建议。事实上，
他们许多人的确尝试过一般的民主程序，也
在市政府有些许影响力，他们也申请了社会
福利等其他服务，可是到头来发现的是那些
申请案件都被忽略了。

我的结论是，当人们使用“破”的策略
时，是因为这些“破”的方式是有用的。这
也是我对于为什么穷人使用破的运动手段
所做出的解释。事实上，许多时候人们是沉
默的，但是当在政治场域的时候，事情就会
变得没那么井然有序。

我和 Richard Cloward 一起发展出了我
认为是更有分析性也更有意义的对于“破”
的解释。若要真正理解我论证的，可能要退
一步先看看人们的行动，然后问：那些穷人
在那些组成社会的复杂社会关系中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或是说，在社会分工下，他
们的角色为何？

LM：涂尔干式的概念？

FP：是的，涂尔干在这点当然很有影响。 

而当人们拒绝自己的角色然后开始采用破
的手段去行动时，结果会怎么样？或许破并
不只是出于需要，而更是一种权力的来源。

所以，我的论点是：若要说穷人总是被
排斥的，这不太对。他们其实是被融入社会
的，只不过这个社会之所以接受他们，目的
是为了去剥削他们。穷人的角色很重要，家

庭帮佣、褓母、照顾者，或是工友，快餐店
员工，清洁工等等。过去几十年来，这些工
作已经变成越来越不安全，变成临时约聘的
契约模式，而且薪资也下降。

但是这些工人没有权力吗？想想在全
球 化 城 市 New York、London、San Fran-
cisco、Boston 等等的家务帮佣，他们照顾
小孩、打扫房子、煮饭等等，帮那些专业阶
层的女人做这些事情。若是这些人不干了，
那势必大大影响了那些律师、会计、经理等
支撑着这个金融化的经济体系的人。

换句话说，家庭帮佣是有权力的，因为
若他们不工作，那么那些专业阶级的人也就
没办法去工作。

LM：在“Poor People’s Movements”一书
中里，你和 Richard Cloward 说到社会福利
体系的建造过程和社会改革中集体抗议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你怎么评价现在的情况？
怎么用你“破”的理论去看？

FP：人们多数时候认为代议民主可以帮他们
实现愿望。但是我不认为代议民主对于底层
人民来说是有用的。我越来越认为其甚至对
多数人来说并没有用，因为腐败很厉害。而
欧洲也因为跨国家的组织凌驾了国家民主
制度，也不太有用。可是，代议民主制度是
不能没有的。重要的是在这个制度上我们怎
么去回应成功与失败。

的确，代议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其
开启了相对平等的场域，而人民在这个场域
中是可以投票改变政府决策的。换句话说，
统治精英是会下台的。选举民主也保障了结
社的权利，所以让那些个体的公民可以集结
发声。

而也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代议民主。可是
基本上这的制度的设计是开启社会生活的
场域，让每一个人有资源，而且上层阶级会
依赖这些资源，然后这些资源多少是可以平
均分配的。

可是这里有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这个
平等的场域并没有和社会其他很不平等的
领域分开。而那些不平等会影响到这个民
主的场域。在美国，这个情况特别糟，因为
最高法院的“Citizens United 决议”推翻
了美国几十年来限制选举操作工程的法律，
而现在则是上亿美金可以投入选战当中。此
外，这是个代议体制，选票的目的是要变成
人民的意见，但是这个机制也被扭曲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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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是因为美国的宪法。可是以前没像现在那
么极端，现在游说团体可以进入立法程序，
直接收买政治人物。

可是，我的重点是另外一个。注意，代
议民主的核心是在于政治精英和投票人民
之间相互依赖上面。

所以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是当运动发生的
时候，有须多人会开始要运动者不要太过惹
事生非，而应该去试着让改革的政治人物选
上，而同时运动者也都会批判政治。没有任
何一方会喜欢这样的选举制度，因为这个制
度扭曲了真实世界的形式。和运动有所互
动，而且有时会引发破的效应，这就是运动
权力的来源。

因为政党和候选人试着要赢得多数选
票，所以他们要去打压那些具有争议性的议
题、或是那些会吓跑他们金主的议题。政治
人物若需要那些运动的选票，那么他们会转
移焦点，会说“我当然支持种族融合，但是
这要慢慢来。”而“慢慢来”通常就是意味
着“不可能发生”。若政治人物要转移运动
的焦点，那么很可能是这些运动所诉求的东
西是真的会在政治场域中产生影响的。若是
这时运动可以趁势发展，像是民权运动从民
主党的政纲中得到响应一样，运动就会蓬勃
发展下去。

当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会对于候选人有
威胁性，因为他们需要选票也需要钱。运动
成功的时候就是政治人物让步的时候。

LM：妳的破的理论和相互依赖权力的理论用
来解释运动如何可以成功，这是从美国历
史和妳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特别是妳在
1960 年代 New York City 的福利权利运动。
你觉得这个理论适用在其他国家吗？

FP：我想某些部份是适用的，虽然美国的两
党制度可能对于运动特别没辙，但是希腊的
抗议也帮助了 PASOK 的分裂，让 Syriza 这
个极左派可以成功。

LM：现在的运动选举动态怎么解释 Barack 
Obama 的选举？而对于社会改革的前进来
说，限制又是什么？

FP: Obama 的选票支持主要来自于年轻人
和弱势族群。他在经济最惨的时候入主白
宫，但是那时运动还没有真正扩大。

我想 Obama 的总统任期可以和 Her-
bert Hoover 做个比较。后者是共和党总

统，在 1929 年于股票市场崩溃时和大萧
条开始的时候执政。甚至也有些人要比较
Obama 和 Hoover 的继任者 Franklin De-
lano Roosevelt，也就是新政的掌舵者。
在 1930-31 时候也有抗议，但是规模比较
小。那时人们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评估发
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要采取什么行动。

大型的抗议后来开始了，也就是在大
萧条之后的几年，那也是 Hoover 一直想
要安抚民众后的几年。

2008 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年轻的运动
者兴起了 ( 像是 Move-on 帮忙打选战 )，
可是那不是抗议。学生和劳工运动在 Wis-
consin 展开，然后是 Occupy 运动，还有
Fight for Fifteen, Hands Up, Don’t 
Shoot 等等，这些都花了些时间才展开。
当然若这些运动是在 2008 年发生，我想
Obama 或许会是更好的总统。2015 年的
现在，这些运动正在发展起来，包括了抗
议低薪资的运动和抗议警察歧视的运动等
等。我想美国应该要期待这些运动发展下
去，部份也是因为下一任 Clinton 总统任
期不会忽视这些运动才是。■

来信寄给 Frances Fox Piven <fpiven@hotmail.com> 

和 Lorraine Minnite <lminnite@gmail.com>

fpiven@hotmail.com
lminnit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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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国的致命吸引力

François Burgat 是政治
社会学家，也是法国科学
研究中心 (CNRS) 的研究
员。他致力于研究阿拉伯
世界的政治系统和公民社
会的研究。他也是少数了
解伊斯兰国的学者，既不
会浪漫化也不会丑化斯兰
国，勇敢地和主流论述抗
衡。他现在则是欧洲研究
中心计划“当阿拉伯世界
的威权主义失败时”的计
划主持人。最近出版了
Pas de printemps pour 
la Syrie : L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les 
acteurs et les défis 
de la crise, 2011-2013 
一书 ( 叙利亚没有春天：
了解叙利亚危机的行动者
和 挑 战，2011-2013)。
Sari Hanafi 访问了 Bur-
gat。Hanafi 于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任
教，也是 ISA 国家学会副
会长。

François Burgat.

访问François Burg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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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4 年 9 月开始，尽管国际的轰炸
没有停过，伊斯兰国 (IS) 的“持续
和扩张”很不幸地道中了伊拉克和

叙利亚的现实情况。然而这个扩张并不意味
着权力的巩固。而伊斯兰国想要建立的“逊
尼领土”不仅仅在地理区域的意义上，还包
括了人口的意义上，仍然不稳定。在 2014
年尾声，CIA 估计有 20000 到 31500 名 IS
战士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但是其他的单
位则估计有 200000。这样的扩张必须连结
到该地区失败的国家统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毫无疑问的是，IS 的组织在不同的国家运
作，所以变成了全球化的组织，有 6000 名
欧洲公民加入，而其中有 1500 名是法国的
公民，他们加入了反抗叙利亚政府的战役。
这些人需多有穆斯林的背景，但是有些是改
宗信伊斯兰教的。下面的访谈，François 
Burgat 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会加入 IS。

SSH：IS 为该地区带来了新的政治想象：解
除边界、帝国建立等等，你认为这些事物吸
引了年轻人吗？

FB：是的，当然。虽然 IS 的号召力有很多
来源，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几个共同特
点。为了清楚说明年轻人加入 IS 的动机，
我建议使用两个类别：“反向”动机和“正
向”动机。反向指的是年轻人拒绝了其原本
国家的文化氛围，正向指的是 IS 对年轻人
的吸引力。

在解释反向和正向动机之前，我想首先
讨论其他解释IS号召力的论述：围绕在“意
识形态”或“宗教”的解释，把所有的结果
都归因给“激进伊斯兰”，认为年轻人因为
阅读 Sayyid Qutb 或是接触了它，或是遇到
了“激进”的伊玛尼，或是网络，所以被“污
染”了。

在我看来，伊斯兰的语汇可以加速激进
化的进程，但是不能解释个人层次的转变。
激进化的世界史告诉了我们：激进反抗者的
语言不能和其激进反叛的源头有所混淆。不
论地区或是教义，那些准备反抗的人都会找
到象征性的、宗教的、亵渎的资源，进而合
理化其行动。“伊斯兰意识形态”式的对于
暴力的诠释在西方很受到欢迎，那是因为指
出罪行在伊斯兰信仰中可以允许观察者 (非
穆斯林 )去拒绝任何的责任。在这些论述的
背后通常有一种“教育的幻觉”，就是说那
些论述通常声称圣战士没有读“正确的经
文”，或是读得不够彻底，或是不了解他们

所读的经文内容等等，这些都隐含着在阿拉
伯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
透过宗教教育来加以平衡。我想我不应该不
用去解释这种论证的限制，因为很缺点很明
显了。

SH：让我们回到一开始你所提出的“反向动
机”的讨论上面。

FB：反向动机说的是那些战士被“全球排
斥”的主观感受，以及在其原生社会这种感
受如何被激发出来。这些圣战士之中，有少
数人在成年的过程中面临到了社会或经济
的失败与困难，这些人通常是那些在欧洲的
北非裔或是“伊斯兰裔”的人口。

简单说，许多法国圣战士因为个人或群
体的污名化而到叙利亚，做为一种政治的响
应。这些污名化包括了：不平等教育、工作
机会、警察的歧视、法律的歧视等等。然
而，我们很少谈到的则是这些不平等通常由
于缺少政治代表而产生，这可以在两个层次
上看到。政治代表性的缺乏是从统计数据上
可以清楚看到的事实，但是还包括其他系统
性的限制，像是言论自由，这尤其在主流媒
体上可以发现。此外，这些偏见更由于媒体
偏好“官方”和不具代表伊斯兰的“人物”，
而更加恶化。

这两个层次的政治宰制起源于殖民时
代。第一，被统治者是噤声的，而且他们有
了透过误识 (misrecognition) 而得到的国
家归属感的幻觉，接受殖民宰制。20 年前，
也就是 1995 牛，阿尔及利亚的内暂时，我
访问了年轻的穆斯林，说到了在歧视之下体
验的“共存”的痛苦：“当法国电视谈论阿
尔及力亚、巴勒斯坦、伊斯兰时，我们都想
要转台！你相信吗？我那时转台转到手指
都会痛！真的！”那些电视节目对于移民和
其祖先的鄙视还会用更粗鄙直接的方式表
出来，像是吐口水或是其他对于那些戴头巾
的女性。

SH：你可以多谈一点IS的“正向”动机吗？ 

FB：是的，要那些被世界所遗弃的人去和这
个世界做个切割，这种需要必须要伴随一
些正向的动机。即使对那些已经很好整合到
社会的穆斯林来说，不论是经济或是社会
的面向，某些动机会增加，或是取代反向的
动机，然后到叙利亚去参战，或是加入国际
的战役。历史上来说，圣战行动是从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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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或是宗派的团结感而来。众多理由
之中，许多人是说要去帮助那些宗教上的弟
兄，因为他们被西方所遗弃，而且被叙利亚
的 Assad 政府所屠杀。这些理由其实是可以
理解的。从欧洲的历史来说，这些跨国或是
国与国之间的连带并不特别。想想 1936 年
的西班牙共支持“国际军旅”的形成，包括
了许多知名的法国人。或是看看法国人 Ré-
gis Debray ( 前总统 François Mitterand
的特别顾问 )加入了玻利维亚游击队战役的
经验。我们也听说过有数百法国基督教徒和
佛朗哥主义者在黎巴嫩内战中并肩作战。我
们或许也可以看一下加入以色列军队的法
国人。

然而在表达了人道主义式的团结之后，
我想，IS 透过了传达一种乌托邦、自由的
“逊尼国度”的想象，类似于 Khomeini 的
伊朗所要给什叶派的一样，那是一个 ( 至
少 IS 是这样认为 ) 可以给穆斯林有机会按
照自己宗教信仰去生活的理想地方。此外，
这也是一个可以用暴力来对付恐伊斯兰的
行为的地方，甚至可以以牙还牙，对抗军队
或象征的暴力，不论是炸弹或是漫画。

官方的论述都忽略了这个更广的脉络。
1 月 7 日的 Paris 攻击事件，官方的解释都
过度狭隘地聚焦在那些被所谓“恐怖分子”
持 AK-47 射杀的被害者身上。政府和媒体都
忽略了那些被以色列 F-16、法国疾风战机、
或是美国无人机所杀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更广大的时空视野去看这些冲突。
若我们了解反向动机会导向激进主义，那么
我们就必须把这些动态放到国际和历史的
脉络下来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办法
看到政治上的分裂是要追朔到殖民时代的。
最近，这个裂痕又被重新撕开，因为法国的
单边主义政策，直接或透国盟国，像是以色
列或是美国，在马利、伊拉克、加萨走廊、
也门等国实施。

若没有这些早期的冲突，Paris 的事件
也不会发生。而以上这些观点却都是在那些
专注在各种变量的“分析”之中所缺乏的。
让我做个结论：在 911 攻击之后，社会学
有帮助我们对类似事件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吗？我想，几乎没有。■

来信寄给 François Burgat <francoisburgat73@gmail.com> 

和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francoisburgat73@gmail.com
sh41@aub.ed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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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学和人类学

在
20 世纪初期，荷兰的社会科学创立
者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划下了清
楚的界线。人类学研究的是“较不

先进”的人群，而社会学研究的是“比较先
进”的社会—也就是西方社会。这个区分当
然是太过于简化了。

从 17 世纪开始，荷兰就开始建立了自
己的帝国版图。统治海外的领土需要知道
当地人口文化与社会结构。大规模的、阶层
的、有识字能力的社会像是东印度群岛，他

by Jan Breman,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荷兰

Dr. J.V. de Bruyn是荷属新几内亚的官方人类学家。图片来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Leiden, 荷兰

鲜为人知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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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称为本地人 (native)，而非原住民 (abo-
riginals)。原住民这个词保留给规模较小
的、较远的、没有政府的部落。而殖民一开
始的用意是为了让殖民母国可以从中得利，
或许剩余价值。而这的意义必须被改变。殖
民因此被描述成是文明化的任务。

在 20 世纪的一开始，外国的统治被认
为是一种保护，是帮助殖民地去发展进步。
这种发展主义的论述 (mise en valeur) 认
为要带给那些地方所缺乏的进步价值。所
以，荷兰的殖民社会学家扮演的角色就像是
英国政府在非洲的人类学家一样，给当地政
府政策建议，或是研究怎么让伊斯兰运动的
热情可以冷却下来，或是去找出社会动乱背
后的指使者，或是帮殖民政策制定者知道如
何让爪哇农民可以内化资本主义的精神。而
这样的文明化任务宣称“那些当地人的先在
状况就是我们的过去，而我们就是他们的未
来。”为了要实现这样的文明转变，被殖民
者必须要和过去的认同切割，成为没有历史
的民族。

而当 20 世纪中叶殖民地解放之后，白
人所谓的历史任务有卸下来了吗？荷兰的
政治人物认为那些从殖民地收集而来的知
识和信息不能浪费，所以成立了几间新的大
学，像是 Leiden 和 Amsterdam 等，开设了
像是“非西方”的社会学系所，研究前殖民
地的社会。“非西方”这是个奇怪的标签，
因为他等于是说这些社会不是但可能透过
一些转型而改变。“非西方”社会学作为一
个领域，因此介于人类学 (研究巴布亚纽几
内亚或是苏里南等第 ) 和社会学 ( 西方社
会 )之间。这是一种狭隘的地域主义，拒绝
了像是韦伯、图尼斯、涂尔干等人所提出的
普世研究方案。

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让社会学者对
于他们口中所谓的第三世界视而不见，而只
把自己的研究限缩在“当代”的全球北方社
会。后殖民时期的文明化任务还是持续着，
并且正式的宣称要帮助“落后”的国家迎头
赶上那先“先进”国家。奇怪的“非西方”
说法把许多不同的人群和文化都放在同一

>>

在1906第一次对于新几内亚的探索，一位荷兰人想要和巴布亚的女
性握手，而该女性很疑惑。图片来自National Museum of Ethno-
logy, Leiden, 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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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签下面，而现在则变成了一种很吸引的
的论述，声称要去帮助全球南方的国家发
展，因此有了所谓的发展社会学，要让世界
其他地方 (全球人口的多数所在 )可以从农
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

而人类学这个学科已经有所转变了。
“我们仍活着的祖先”的说法已经没有了。
若在澳洲、亚洲、非洲美洲等地方还没有完
全根除，那么也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整合进
去，失去了自主性。可是人类学和社会学有
着不同的方法，其继续可以找到地方去进行
“田野研究”，接近研究对象，然后成越来
越熟悉该地方。

但社会学如何不同于人类学呢？在 Uni-
versity of Amsterdam 的人类学的教授认
为人类学应该研究传统，而社会学研究现
代性 ( 我在 1950 年代进入该大学的亚洲研
究 )。这个区分并没有延续下来，因为这其
实很难真正区分开来。其实，主要的问题还
是社会为什么、如何改变，以及改变的结果
是什么。两者都是在探讨过去和现在，并不
是在实体化传统和现代的区分。

当我在 1987 年成为比较社会学的教授
之后，我并不希望使用“非西方”或是“发
展”研究的称呼，所以我和一位资深的同事
成立了 Amsterdam 社会研究学院 (ASSR)，
有博士班，目的是把社会学、人类学、社会
史等学等整合，研究全球化的历史。虽然我
们在学术上很成功，但是却没有办法说服国
家的赞助机构或是大学的理事会提供足够

的资金。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ASSR 转型
成 Amsterdam 社会科学院。成员一分为二：
社会学和人类学，各自有各自的研究领域。

而这两着又分家了吗？总的来说，是
的，因为他们的区别在于“西方”和“其他
地方”，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先进”和“落
后”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然而，再度分家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的社会和地
缘政治要区分先进和落后其实很没什么意
思。所谓的发展和解释落后国家如何变得先
进，这种说法已经被扬弃了。其他地方其实
在很多面向并没有遵照西方的发展模式，而
且谁知道接下来说不定历史是朝着相反的
方向走去呢？■

來信寄給 Jan Breman <J.C.Breman@uva.nl>

J.C.Breman@uva.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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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奥地利

by Rudolf Richter, University of Vienna, 奥地利, 第三届ISA社会学论坛在地筹委会主席, Vienna, 
2016

第
三 届 的 ISA 论 坛 主
题 是“ 我 们 想 要 的
未 来： 全 球 社 会 学

和追求更好的未来”。这个
主题是由论坛主席 Markus 
Schulz 所定出来的。而论坛
的地点也很适合这个主题：
奥地利。奥地利社会学长期
以来就试着结合科学影响和
社会信念。

在 1930 年 代， 因 为 喧
嚣的 1920 年代将一次大战
的痛给包扎了起来，大萧条
重创了奥地利的社会。统计
学 家 Hans Zeisel，Marie 
Jahoda， 和 Paul Lazars-
feld 进 行 了 著 名 的“Ma-
rienthal 研 究 ”， 其 检 视
了 Marienthal 村庄由于工
厂倒地而来的失业潮所带来
的影响。在德文版的导言里

公共社会学的传承 

面，Marie Jahoda 解 释 了
研究着的旨趣：第一，该研
究目的之一是要为了帮助解
决 Marienthal 的失业问题；
第二，该研究是要提供一个
客观的社会分析。这些目的
至今仍然导引着奥地利社会
学：系统性的以科学方法研
究社会问题。

在后来的版本中，Paul 
Lazarsfeld 注 明 说 道， 研
究者也已经试着去使用新的
方法研究 Marienthal 的失
业现象。他们测量村民走路
的速度，然后发给他们时间
表，询问学生的愿望并请他
们写下，并使用图书馆的借
书的统计数据，然后还有家
庭的用餐纪录。

在我们论坛的主题的脉
络下，我觉得值得一题的

位于Marienthal的成衣厂， 1914年。奥地利社会学的历史档案馆， Univer-
sity of Graz。

是，Marienthal 的 研 究 者
并没有对未来有任何的价值
判断，也没有发明另一个未
来。但是该研究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研究典范说明何谓
“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
其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社会
问题的理解，该社会问题
则必须被解决。这项研究显
示了失业对于个人和社群的
影响，纪录了日常生活的崩
解，以及无奈的接受事实。
这些社会议题的细致描述让
政策制定者可以不犯错。

而 Vienna 的 科 学 社 群
也被其他的群体所形塑，
也就是 Vienna 学派。Ru-
dolf Carnap 和 其 他 逻 辑
实证论者，包括统计学家
Otto Neurath， 在 把 社 会
学知识传递给公众的这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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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也
是奥地利社会学的特色。
Neurath 和 艺 术 家 Gert 
Arntz 发 明 了 图 像 统 计，
成立了“社会和经济博物
馆”(Gesellschafts- und 
Wirtschaftsmuseum)， 也
就是要把社会统计传递给公
众。该博物馆至今还存在
着。

然而 Vienna Circle 的
逻辑实证论只有一部分整
合 到 奥 地 利 社 会 学。Karl 
Popper 的批判理性论则增
加了另一项观点。其著名的
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反对“封闭的”共产主义社
会。若把该书的情绪先放到
一边，其实 Popper 的政治
主张很清楚：社会必须对未
来开放，并且他们都有、而
且都会有历史。任何要把社
会封闭起来去建造理想社会
的企图，虽然目的是很人性
的，但最终都会导向极权统
治。这结果不可能是“我们
想要的未来”。

而 20 世 纪 的 两 次 世 界
大战对于奥利地学术来说
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中欧
和东欧也是如此。在二次大
战之后，奥地利社会学从零

开始，要到了 1960 年代第
一个社会学系才在 Univer-
sity of Vienna 建 立。 一
开始，许多社会学家探讨都
市住房问题，青年处境、代
间关系等等，并且和政府合
作探讨家庭和老年化社会的
照护。而从 1970 年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分析了迁
徙的问题，给政策制定者提
供更好的建议。社会不平等
的结构分析也是很根本的研
究领域。社会学也持续受到
公共的注意，报纸也时常讨
论之。

最近几十年来，或许奥
地利的社会学的特色就是
致力于研究社会问题，系统
性地应用科学方法。我期待
奥地利的社会学可以深耕
这个传统，这个期待可以
在 ISA 论坛的部落格看到：
ht t p : / / i s a f o r u m 2 0 1 6 .
univie.ac.at/blog/  

科学知识和社会影响的
整合也是这次论坛的重点：
我们想要怎样的未来？又要
如何追求呢？

我想先从第二个问题开
始：如何追求我们想要的未
来？我个人认为社会学家应

该以社会学家的角色去做这
件事情：系统地、科学地、
分析地，并且抱持着 Jürgen 
Habermas 所说的解放的旨
趣。对社会学家而言，追求
更好的未来必须先追求更好
的方法和理论，为的是去理
解社会问题。

这点则扣合到第一个问
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
来？虽然我们可以说出当代
社会问题—不平等、资源分
配不均，就简单举例这两个
好了，但是若要设想一个完
全没有这两个问题的美好未
来是很危险的。理想的社会
总是极权专制的，特别是当
一群人 ( 包括社会学 ) 宣称
他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更是
危险。

除了追求某种版本的未
来，我想社会学家或许应该
像 Karl Popper 可 能 说 过
的，就是去宣称未来是会变
化的，而社会也有着连续的
历史。■

来信寄给 Rudolf Richter 

<rudolf.richter@univie.ac.at>

Marienthal Museum 纪念 Marie Jahoda, 
Hans Zeisel, Paul Lazarsfeld 和 Lotte 
Schenk-Danzinger。奥地利社会学的历史
档案馆， University of Graz。

rudolf.richter@univie.a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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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和古巴：

by Luis E. Rumbaut, Cuban American Alliance, Washington D.C., 美国； Rubén G. Rumbaut,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美国 

古巴革命带来了什么影响？José Martí雕像凝视着 Che Guevara的
图像。Plaza de la Revolución, Havana。

去
年 12 月，美国总统 Obama 在一场 13 分
钟的演说中，说道过去对于古巴的经济
制裁是个失败的政策。美国政府—至少

是行政部门—已经准备好要采用新的政策，要
去恢复和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且视古巴为好邻
居和经济伙伴。用 19世纪古巴的民族英雄和知
识分子 José Martí 的话来说，谈判必须在沉默
中进行，因为利益可能会伤害和平的对话，甚
至在会让还没开始的对话提早结束。

那些利益如今突然变得狭隘和自私。反革命

的危险和美国企业的威胁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因为那些企业已经虎视眈眈地想要在古巴开疆
辟土，特别是观光业。这是很有可能的，农业、
畜牧、轻工业、生活用品、建造业、房屋业、
交通，甚至是高科技的生技产业都会有所改变。

今天，不论大小的企业都支持总统，越来越
多的人在新的政策下旅游。也有越来遇多的古巴
移民和观光客把来往于 Miami 和 Havana 之间视
为常态。Miami 的鹰派都如 Fidel 和 Raúl 一样
老了；新的移民没有在古巴革命初期失去财产

和解是件很复杂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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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人也在增加。如今，新的政策势在必行。

可是，当新的可能即将来临，迈向常态化的
道路也充满荆棘与阻碍。恢复外交关系只是第
一步而已。

> 更新的古巴模型

许多年以前，在 Obama 的宣布之前，古巴就
已经在讨论新的经济策略。而这样的讨论产生
了许多方针，包括了不使用土地的允许使用，
小企业的合法化，国有企业的自主性，以及对
农业和非农业组织的支持。

古巴毫无疑问地必须在增加食物和以国内农
产品替代进口食品这点上面取得成功。此外，
城乡之间的交通也必须改进，冷藏保存农作物
也要提升质量；盒子和袋子的足够，耕作机器
和燃料的升级以都是必须的。

虽然那是一个预测，可是结果到目前为止是
不平均的。许多因素复杂化了这个景象，包括
了基础农业进口的可得性，

古巴的企业家总是没有效率，缺乏小企业管
理的技能，这很重要，不只是因为财务健全需要
这些技能，还因为税收也需要。这是因的考虑，
特别是在国家角色减少，私人企业扩张之的时
候。而国家部门，其 仍然休眠中，特别在糖、
光观、矿产、石油、炼油、健康、生技医疗、教
育、铁路、航空产业等，必须要增加产量才行。

古巴也面对了两个不寻常的挑战：必须巩固
现有的货币 (比绍和可对换比绍 )，以及人口老
化。

第一个是最受到欢迎的。政府前进得很缓
慢，体认到了那些使用不可兑换的比绍币的人
会找到更好的可兑换货币，而美金的流入和外
国货物的进口，特别是从 Florida 来的，将会影
响许多家庭，但这个影响会因为有没有亲人在

美国而有所差别。

古巴人口的老化并不特别，但是这带来了新
的挑战。古巴的医疗进步意味着其人民比数十
年前更长寿了，但是年轻人的出走让事情变得
更复杂了，都市化也带来一样的影响。年轻劳
动力的下降特别让新土地的使用计划变得复杂
许多。农业需要青年，包括那些受过农业经济、
土壤管理、市场等领域教育的人。在 2002 年和
2012 年之间古巴的人口普查显示了人口正在减
少，只是自从古巴于 19世纪独立以来的史上第
一次。这是由于古巴的低生育率和人口外移，
而这十年也有 333,000 古巴人在美国取得拥有居
留权。

当古巴的新经济政策包括了提高农业产量、
小型经济、增进公有企业的管理，增加在 Ma-
riel 新的港口，开放来自美国的观光产业，以
及和所有国家的贸易，这些都会有带来前所未
有的繁荣景象。

> 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政策转弯不是出于慷慨的好意，而是
有更大的一层考虑。区域政治已经改变很大了，
包括了 ALBA-TCP, Unasur, 和 Celac 的组织的
成功，这些没有一个是包括美国的，这是前所
未有的，因为去没有一个泛美的组织会忽略给
美国席次的。而同时，俄国和中国也已经深入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了。

传统的盟友已经向美国表达过不满了，认为
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对古巴让步。去年的联合国
会议上，只有以色列支持禁运。而美国也不可
能摆脱古巴。相反的，古巴则受到世界其他国
家的尊敬和感激。古巴赢了，不过和平还没有
完全受到保障。

美国可能会追求其终极目标，去把古巴转变

>>

古巴总统Raúl Castro和美国总统Barack 
Obama在美洲高峰会上握手。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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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其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盟友。这样的预测
其实对于现在的执政团队并不太重要，而且即
便是美国的企业在没有现在的外交政策之下也
会找到可以获利的机会。

> 2016 和 2018 的选举

那么前景为何？ Obama 总统将会在 2016 年
卸任，共和党有可能入主白宫和两院。其候选人
对于古巴政策改变将会减少其程度，认为势在
必行。而民主党人则有自己的国会鹰派，其总
统候选人是新自由主义和“软实力”的执行者，
她说会回到其丈夫当总统的时代的拉美和加勒
比海政策，也就是在委内瑞拉 Hugo Chávez 选上
总统之前的年代。而要解除封锁的条件是两院
都有多数的人投票支持才可行。

2018 年的古巴会选出一个新的总统，很可
能是现任的副总统 Miguel Díaz-Canel。他将会
负责新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他也将宣布古巴会
继续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使市场力量仍会有空
间运作，并且新的企业街阶级将会巩固其地位。

许多国家希望这个强权和顽固的岛国之间的
相互和解。这是可能的。新的美国政治方向和古

巴的新经济政策将会支持互惠关系的开展，不
过 55年来的龃龉可能不会一下子就烟消云散。

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那就
是美国和古巴有 90英哩的地理距离。■

来信寄给 Rubén G. Rumbaut <rrumbaut@uci.edu> 

和 Luis Rumbaut <lucho10@earthlink.net>

Cuban 卡通，M. Wuerker, POLITICO

rrumbaut@uci.edu
lucho10@earthlin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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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族主义和革命

访谈古巴社运人士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从
1959 年开始，古巴的革命就
致力于种族平等。这是一个
1886 年奴隶制度被废止的国

家，而革命也提供了许多古巴黑人了
土地和教育，这是透过新的平等政策
而得以实现，而且目的在于消灭种族
歧视。即使有学者说种族民主仍然缺
乏，但是就种族平等来说古巴已经做
得比其他社会都还要好了。

可是从古巴的“特殊时代”开始，
也就是 1990 年代，资源很有限，市
场导向的改革牺牲了平等，并且是和
种族主义有相关的。种族之间的紧张
关系明显上升许多，为了对抗这个
问题，许多黑人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
子已经开创了许多很有活力的反种
族主义运动场域，参加政府举办的
“区域非裔拉美和加勒比海及古巴分
部”(ARAAC)。

在一次 ARAAC 的会议上，Luisa 
Steur 第一次遇到了 Norberto Mesa 
Carbonell。他是一位 60 岁的黑人，
屈着身向前，眼神充满政治热情。
以下是在 2014 年到 2015 年之间很
长的访谈的一部分。Luisa Steur 是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的学者，
在古巴做研究。长版本的访谈可以
在 Global Express 看 到：http://isa-
global-dialogue.net/?p=4222。

LS：Norberto，你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NMC：我在政治上是复杂的。革命的第一个伟大
战役是古巴识字运动(1961)，我那时刚满10岁，
然后开始教其他人念书和写字！ 1963 年的时
候，当 Flora 龙卷风横扫全国，我 13岁，加入
军旅，在 Orinete 选咖啡。5月的时候甚至还没
满 16岁，那时后是 1966年，刚好友军事动员！
我在那里，就在等待美国的船上钩！这是要说
我是在革命中长大的。此外，我也读了很多书。
我是工作小组的成员，然后也是党部的组织小
组长。

革命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是 1980 年代的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p=422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p=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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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离开了党。在“Mariel 
boatlift”期间，许多穷人、黑人离开了古巴，
因为活不下去。我们把他们当作背叛者，并向
他们丢鸡蛋。我发现有一次要离开古巴的人被
党内同志批判，驱逐了，我就想，要是我的兄
弟离开上了船，我不会希望他们这样被对待。
所以我退党了，这是良心问题。

而革命已经达到了许多正面的目标，对黑人
来说也是。那是为什么我继续跟政府诉求新的
事情，请愿等等。不像异议分子，我仍然认为
政府可以帮我。而且我相信 Fidel 的革命理念，
多数黑人也都赞同。这是合理的，因为所有的
黑人都从革命中有所收获，但是这不代表我们
要永远感激革命。

所以在 1990 年代的时候，不平等恶化，种
族不平等也是，然后我们成立了黑人兄弟阵线
(Cofradía de la Negritud)，对抗种族歧视。
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对抗被贴上异议分子的标签。
所以我们用社会主义的论述来行动，去批判。
我们不想要有种族歧视的社会主义！于是我们
的斗争要求共产党去面对古巴的种族问题。只
要党没有行动，其他组织就动不起来。

LS：古巴的种族主义导致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你有经历过这些问题吗？

NMC：黑人组织总是被镇压，被贴上“种族主义”
的标签。黑人比较少有机会去形成正面的认同。
你会在 adelantar ( 前进 )这个字里面看到这
个，这是说要跟白人结婚的意思。这让人的认
同被限制了。要对抗这种问题是很难的，而也
黑人在工作和经济领域都被排挤。

我有一些亲身经历。我在Marina Hemingway
工作了好几年，从 1997 年开始，那时有个邻居
是店长，然后我问他是否有工作给我，因为我想
要一份工作，而且毕竟我们从同一个小区来的，
也一起工作过。那时候我有国际旅馆的工作经
验，也会说英文，然后他说：“Noberto，我会
帮你啦，但是听好喔，当你说你想要收银台或是
店里面工作？那不可能啊，我只会让你在仓库工
作，因为在 Marina Hemingway 里，黑人是不能
接触客户的。”要知道的是，我这个邻居之前
是共产党的干部！我因为要工作，只好说“啊，
好啊，仓库啊，没什么不可以。”

后来，我听到他们在找搬运工人，而我只好
试着保住职位，不要被选去当搬运工。我们有 5
个人，2人有靠山，所以这些人是安全的，其他
3人包括我都是黑人，也都在学英文。但是我们
却最有可能被选去，然后重新接受训练当搬运
工。但是我们都会说英文啊，为什么要当搬运
工！后来我被送去训练当保全，我记得我刚进
入训练场地的时候，发现他们是把多余的员工
才送来这里的，而有 60%是黑人。

后来事情变得更糟，他们解雇我，而且完全
非法！我跟工会抱怨，可是没有任何下文。后
来我决定诉讼，争取法律所保障的劳动平等权
益。我去找律师事务所，那里我被转介到检察
官办公室，然后被转到警察局。我记得我说我
要抗议劳动权益被剥夺，而那个人看着我，不
理解的说：“劳动权益被剥夺？”我说“是啊，
我想要告旅馆经理的种族歧视行为！”她很吃
惊，然后主管接了案子，开始调查。之后旅馆
充满了许多骚动。我后来收到了检察官的信，
说我的案件不符合非法要素，无法起诉任何人，
于是无疾而终。

后来 Cubatur 想要雇用导游，所以我应征
了，我有旅馆的工作经验，然后英文也没问题！
但我去面试的时候，被告知经理不在，改天再
来。然后第三天去的时候，在等经理的同时，
有两个白人走进来，讨论着我所要应征的工作。
然后经理突然出现了，他居然说公司并不缺人
了！

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人生大多数时候是
一家古巴放牧公司的遗传学专家，养 Holstein
母牛。一开始，我参加了一场高阶管理会议，
发现其他人都是白人，我没想太多。但是现在我
会多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太多合格的黑人
其工作被白人所取代，这也在最后我的最后一
份工作时候发生了。那时我是在古巴的一间有
名的生物制药厂工作，他们要取代所有的黑人，
包括我，因为我有运动的背景。而我许多的黑
人同事离职了，最后我选择提早退休。

去年，我们的组织写了一封公开信给 CTC 
（古巴的中部工会），要他们去谴责种族主义。
但他们有采取任何行动吗？没有。我们需要一个
政党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若没有这样的开始，
公民社会不会关心这个问题的。“建立一个繁
荣和永续的社会主义”是个命令。“繁荣和永
续”，很好啊，那种族主义呢？所有这些新的经
济改革，吸引外国的投资，增加中小企业等等，
这些都是在恶化种族不平等。

LS：有技术、有教育的黑人工人的担心种族主义
的经济问题吗？ 

NMC：种族主义主要的问题还是贫穷问题。许多
黑人青年无法上大学，若不能念书，那么他们的
工作收入不够养家活口。我们既然有办法让数千
名的巴基斯坦青年可以念书，成为医生，帮他
们付学费，但我们却无法照顾贫穷的古巴青年？
这个革命应该是“由弱势完成，也为了弱势”，
但现在却只有有钱人可以接受教育？

可要知道，在古巴，有上千亩的土地，杂草
丛生，但是人们却不想务农。同时我们有许多
人搬到都市，但是找不到地方住。我的建议是
找到黑人家庭，若他们想搬到乡下，那么就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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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小区。当然，他们需要许协助，工具等等，
那为什么不问NGO去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当然，
古巴政府要给他们土地所有权，而这些年土地
一直被变卖，所以有何不可？

古巴在 19世纪的时候，有些农场事实上是
属于自由黑人的，在 Oriente 省特别是如此。许
多自由的黑人在独立战争中 (对抗西班牙 )作
战，离开农场加入解放军。但是美国的公司把他
们的农地买下，因为产权没有明确标示。而那
些黑人怎么办？他们准备好要抗议了，要去拿
回土地，而许多人也加入了 1912 年的东部省份
起义，那是由 Partido Independiente de Color
所领导的。但是许多人后来被杀害了。

所以这今天的这个计划是关于历史正义的，
若政府把土地给这些人那将是伟大的举动。而也
要给他些真正想要的。这个计划也是对于黑人来
说的一种历史正义，但是若有些白人想要加入，
当然可以！对于黑人来说，这是提升经济地位
的其中一种方式。

LS：那你这些天是怎么过的？你有资源去组织
Cofradía 的活动吗？ 

NMC：我靠补助金过活，只有一点点钱，所以不
容易。我晚上工作，当有钱人的保镖，这样一个
月可以赚30美元。而在只有一点点钱的情况下，

其实要组织活动也很难。人们若从很远而来参
加，其实会希望吃点东西。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
把会议延期，因为我们没有资源，而且每个人
都忙着达到目标。但是至少人们知道我们是真
心在做这些事情，而非只是玩票性质。我们会
继续奋斗，那是一定的。我不想让我的子孙还
要面对相同的问题，或甚至比革命前还要退步。

■

来信寄给  Luisa Steur <luisasteur@yahoo.co.uk> 

和 Norberto Mesa Carbonell <nmesacarbonell@gmail.com>

一则对于当今古巴种族主义的评论：“Agua blanca, agua 
negra,[ 白水、黑水 ]”，写在水塔上，位于 Callejón de Hamel, 
Central Havana, 这是对于承认古巴黑人的一小区艺术的开始。

luisasteur@yahoo.co.uk
nmesacarbonel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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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ana的新闻头条1

by Luisa Steur,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丹麦	

2
014年 12 月  17 日那天，Obama 宣布了美
国和古巴将会复交。在 Havana，这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一天。Juan 是一位前拳击手，

现在是街道清扫员，他对古巴总统 Fidel Cas-
tro 非常忠诚。Juan 那天在他位于中 Havana 
(Centro Havana) 的清洁站办公室里，在从垃
圾堆中捡来的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新闻。他看着
Raúl Castro 的演讲，知道了古巴的五人组英雄
都被释放了，心情相当激动。终于，这些年来
在古巴的游行和涂鸦所诉求的事情，如今都实
现了。可是晚上的时候，当我看到他回到他的
现实生活之中，筛选着垃圾堆捡来卖钱的饮料
罐，他和他的同事有了比较现实的讨论：那些
英雄会接受到过去在牢狱之中的补偿吗。会有

车子或房子吗？ Juan 的想法是：没有任何金钱
可以弥补他们在牢狱中所受到的痛苦。而他的
同事则沉默以对。

Juan 的邻居，Mari，则在他雇主的平板电
视上看着 Miami 地下电视频道，报导着一位被
古巴军队击落的美国飞行员的女儿讲述着其心
境。这是古巴五英雄在通报古巴政府美国所谓
的“人道介入”或是古巴称之为恐怖攻击的时
候发生的事情。Mari 的雇主有一栋观光别墅，
Mari 则是负责打扫的人。她要 Mari 继续工作，
别分心。“这小女孩啊，”该雇主说，“成天
只会幻想着要去墨西哥工作而已，但是她完全
不知道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当

在中Havana的垃圾车。Luisa Steur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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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离开时，Mari 反对，说，“这个老巫婆，
我就让她看看她没有我的话该怎么办！观光客
会来这里住还不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她乐观
的认为，之后应该没有去墨西哥工作的必要了，
因为古巴经济会好转起来，更多观光客会来，
她的生活会更好。

可是对 Mari 或是 Juan 来说，生活会变得
比较好吗？就像许多其他古巴的人，他们假设
变化会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经济的开放意味
着更多的钱会进来；生活水平会回到 1989 之前
的水平，那时候配给卡可以保证拿到足够的食
物，而古巴人那时也有好的健保和教育制度。
少数人则认为在 2014 年 12 月 17 日之后，古巴
的后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朝着私有化、市场
化、国家转型，甚至不平等的方向迈进。

以 Juan 为例来说，他是一个国家雇用的街
道清扫员，赚 800 比绍 ( 约 32 美元 )，这比他
的上司还多。但是他的老板则忙碌的买房子出
租给观光客 (每晚 30 美元的租金 )。他们也有
国际的网络，也把他们的组织变得更有利可图，
更与市场结合在一起。Juan 的唯一希望就是可
以从他的回收垃圾车中多卖一些东西赚得外快，
或是他的邻居会雇用他去清扫。他的配给卡保
证了一些基本用品，但是不包括蔬菜或是肉类，
也不包括牛奶。在Havana的10年，他没有户籍，
若没有医生诊断，他得到黑市买消炎药治疗他
的溃疡。他从一些传言中感到焦虑，因为人们
说公有的企业会变成“合作社”，虽然可能会
提高工资，但是也可能会裁员。而 Juan 很可能
就是会被裁掉的其中一个。

Mari 还至少有个户籍，也有足够的钱去支
付社会主义的福利开销，让其家庭受益。可是
作为一个自顾员工 (cuentapropista)—一个越
来越普及的类别—她一个月只赚 40 美元，没有
保障、福利、退休金。他的雇主也不愿注册她
为劳工，所以检查员都会上门要求贿络。Mari
的雇主因此把这个贿络成本归给 Mari 去负担，
把薪水扣掉，剩下 0元，所以 Mari 只能靠观光
客小费过活。Mari 和其雇主会争辩到底是什么
吸引了观光客前来，而这种协商总是不平等的。

即使有小费，Mari 一周只能赚 25美元，而她雇
主一晚就可以赚 50美元。Mari 很穷，得面对老
年后会穷苦无依靠的下半生。

以上这些故事很不幸地和东欧的经验相吻
合。东欧社会主义终结后，新的“合作社”让
许多员工失业，而前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也把
组织变成了半私有的财产，并热情的支持私有
化。古巴的都市阶级—那些财产持有人，从旅
游和房地产业获利的人—可能会进一步支持去
管制化，并且保障财产、减税，牺牲工人的利
益，然后粉碎社会主义的安全网。

当然，古巴不是东欧。古巴的社会主义具
有非常实在的基础，经过长期酝酿、准备、革
命而成，不像是苏联的占领那般由上而下。社
会主义和革命在古巴是很本土化的产物，是工
人的骄傲，是人民社会主义的崇高特质，代表
着中 Havana 的文化。在这个转变的全球脉络之
中，古巴或许可以开始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
不是后社会主义。而且也可以开始辩论后社会
主义道路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来信寄给 Luisa Steur <luisasteur@yahoo.co.uk>

注 1：我在 2014 年 9 月和 2015 年 1 月之间在 Havana 做
田 野， 附 属 在 Juan Marinello Center for Cultural 
Research。我要谢谢“国际社会文化人类学研讨会”的参
加者，我在 2015 年的 1月 9-12 日筹办了这个研讨会，而
参加者包括了来自 IUAES ( 国际人类学联合组织 Inter-
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的全球转变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委员会成员。

文章中提到的工人的姓名是经过变更杜撰的。

luisasteur@yahoo.co.uk


 社会学在台湾

 23

GD 第5卷/第4期/2015.12

> 太阳花运动 

By何明修, 台湾大学, 台湾

2
014 年 3 月 18 日的晚上，台湾的一群大
学生冲进并占领了立法院，为的是抗议一
项台湾政府与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

这个学生占领运动出乎意料地持续了 24 天，
并且带给了政府莫大的政治危机。台湾的“太
阳花运动”也被认为启发了 6 个月后的在香港
的“雨伞革命”。此外，太阳花运动也是在国
民党于 2008 年之后再次执政之后，规模最大
且历时最长的集体动员行动。运动最终和平落
幕，并且成功地让争议性的自由贸易协议搁置
在立法院。

台湾没有公民不服从的传统，而且保守的
政治文化让激进的抗争行动没能孕育出来，可
是太阳花运动却得到了广大的民众支持，这是
由于三个相关的因素所导致。首先，该运动试
着去维护民主程序，要求与外国签订协议时要
公开透明、接受审查。第二，太阳花运动反对
的是自由贸易。第三，这个动员也表达了民族
主义的抗议，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扩
张野心被包装成“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但

是这个交流只会让大财团得利，并且牺牲受薪
阶级、劳工、以及民主价值，所以这个反政府
的太阳花运动也有博兰尼式的社会自我保护成
份。

台湾的社会学社群，包括了教授和学生，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力。清华大学、台北大学、中山大学的社会系
响应了太阳花运动领袖所呼吁的罢课号召，不
顾学校管理阶层和教育部的压力，在运动期间
停止上课。此外，社会学家在立法院外或是校
园内对公众开讲，宣扬运动的理念。在一场实
验性的审议民主场合之中，一群老师和学生共
同讨论了自由贸易和年轻人失业问题等等。此
外，许多社会学系所的学生则在立法院内扎营
过夜，其中包括了陈为廷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学生，相当具有群众魅力的太阳花运动领袖)。
而台湾社会学会在 3 月 25 日则一致通过发表
了支持太阳花运动的声明。而 11 月的时候，
台湾社会学会以肯定学生运动的立场，邀请了
核心的学运领袖魏扬到社会学年会发表专题演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挑战了社会学的公共角色。

>>

和接受重重挑战的台湾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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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介入学运与否，
台湾的社会学家也有少数不同的声音。当社
会学会的通讯刊出了一篇反对政治参与，坚持
“价值中立”的文章同时，也有另一篇讨论韦
伯这个概念在当代的适用关联性的文章，强调
运动参与并不是违背价值中立。无论如何，重
要的是，这种对于社会学的使命和公共角色
的辩论充分显示了这个学科在台湾的健康与活
力。

台湾社会学社群的公共参与也招到了保守
派的反扑。一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公开谴责
社会学家“没做什么事情，只会煽动学生上街
头抗议，”并要求教育部要去彻查公共学校的
社会系所。社会学社群也立即做出了响应，包
括了许多学生和老师投书到报纸，捍卫社会学
的批判精神—这是一个公开宣称这个学科重要
性的难得时机。但许多社会系也接到了许多抗
议电话，这也很让人困扰，因为许多打电话的
人拒绝说明自己是谁，并且使用不礼貌的言
词，带给社会系的员工造成很大困扰。例如，
中山大学社会系就收到自称是学生家长的电
话，说停课带给他女儿很大的麻烦，因为他女
儿三个月内就要毕业了 ( 问题是中山大学社会
系成立才刚成立不久，那时根本还没有四年级
的学生 )。

总体来说，太阳花运动对于台湾社会学的
影响是有益的。其户外授课、审议民主、投书
报纸等行动让社会学的能见度大大提升许多，

越来越多学运参与者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因
为社会学的许多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权力如何
在当代社会维系、执行、以及受到挑战。例如
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申请人数在 2015 年
就增加了一倍，许多报考者以其个人在太阳花
运动期间的经验作为主要的申请动机。

虽然我们不知道太阳花运动的长期影响为
何，但是过去的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90
年的野百合运动是一个成功的民主学生运动，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投入社会学这个领域。许多
前学生运动的成员现在都是四、五十岁的专业
社会学家。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也为台湾社会学
带来了公共介入发声的特色。同样地，太阳花
世代也将会重新形塑我们这个学科。■

来信寄给何明修 <mingshoho@gmail.com>

译注：感谢原文作者何明修教授给予中文翻译的指正与
建议。惟文中错误概由译者负责。 

mingshoh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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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先出头？ 

by 刘华真, 台湾大学, 台湾, 国际社会学会(ISA)劳动与劳工运动研究委员会(RC44)财务长 

1
970 年 11 月 13 日，南
韩的纺织工人全泰壹
带领了 10 名工人，抗

议恶劣的工作环境，他们要
求“一天工作 9 小时，月休
4 天”。当抗争接近尾声，
全泰壹引火自焚，高喊“我
们不是机器！落实劳动法
令！”全泰壹的自焚以及受
其启发的后续抗争，开启了
南韩民主工会运动，并揭露

军事政权主导的发展主义之
下，深沈的劳资冲突。

全泰壹自焚的 4 个月之
前，95名台湾农民要求污染
赔偿以及邻近的食物工厂搬
走，因为该工厂把有毒物质
排入周边的灌溉系统，连续
两年导致农作物受损。这起
事件和同年发生的 64 起类
似的请愿、围厂、抗争，代
表了第一波台湾反对环境污

福岛核灾后的台湾反核游行。2011年4月。

>>

工运还是环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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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动员的高峰，抗议台湾由
发展国家所主导之无限制的
工业扩张。

不论是南韩的全泰壹或
是台湾农民的抗议，都不是
偶发事件，这些抗争事件抛
出以下谜题。相近的殖民历
史、威权统治、和快速工业
化，在台韩两国造成类似的
危险工作环境以及环境破
坏。但是，两国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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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南韩
的劳工运动和台湾的环境运
动在差不多的时间成形，但
是南韩的环境污染和台湾的
劳动问题却晚了十年才引起
大众关注。两国的结构条件
既然相似，为什么劳工与环
境运动发生顺序却是相反
的？

答案就在于，在发展国
家和企业经济脉络下，工运
与环境运动所代表的两种运
动 实 力 (movement power)
得以实现和受到限制的程
度，运动实力指的是让个别
运动有能力去影响世界的特
质。工运的制衡力 (lever-
age power)建立在工人是生
产和提供劳务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藉由拒绝提供劳务，
工人阻碍资本家获利。与之
相对，环境运动则没有这种
制衡力，而是依赖论述能力
去说服公众接受一套新的意
识形态（环境主义），基于
其推进普世价值和共善的宣
称。

虽然在 1980 年代的南
韩和台湾都是威权统治的国
家，但是两国却采取了不同
的策略去处理社会运动的挑
战。南韩政府采用镇压的手
段，而台湾政府则使用收编
的方式。这两种策略分别阻

碍了南韩环运和台湾工运的
展开。但是，南韩工运找到
对付镇压的方式，而台湾受
污染的农民也有回应收编的
对策。

当南韩的劳工运动被镇
压；而其怨怼无法被体制所
吸纳，工运份子想方设法强
化组织基础并建立工人间的
团结感。镇压无法阻挡他们
对于制衡力的追求。当看似
全能的台湾政府无法解决
环境公害时，污染受害者和
环运人士提高请愿的行政层
级、采取对抗性的行动、并
向任何愿意聆听的人发声，
包括大众媒体。其结果是
环境理念的传散与理念力
(ideological power) 的累
积。讽刺的是，尽管政治脉
络仍能妨碍运动成功，特别
是在运动初期，但是特定政
治脉络却对特定的运动策略
有利，南韩工运巩固了制衡
力，而台湾环运发展了理念
力，这也因而解释了这两个
运动为何较早出现。

一旦两个先行者运动
(early-riser movements)
成为了主要的反对力量，他
们也影响了后续在该社会中
生产运动实力的方式。南韩
工运留下的是不妥协的战斗
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台湾

的环运则仰赖现实主义、政
治协商与妥协。后进运动—
南韩的环运以及台湾的工
运—的组织和文化策略，都
是对这些“早期范本”的挪
用与响应。

这项比较研究也揭露了
两条受运动实力约制、而形
成高度反差的运动轨迹。台
韩两国的工运都透过组织策
略产业（包括汽车、石化、
邮务、造船等）来提升制衡
力；两国的环境运动也透过
公关技巧和吸引媒体版面的
策略极大化理念力。

然而，运动实力的极大
化有其代价。将工会视为只
代表“劳工贵族”让它失去
一般民众的支持。工会的组
织基础也被工厂外移、削减
终身雇用保障、大量使用
“无法组织”的移民和临时
工等资方策略所削弱。

于此同时，当环境保护
在台湾与韩国都成为公共论
述的一部分，新而有力的竞
争者也出现了。政府的环保
部门、环保咨询公司、私人
智库的兴起，挑战了环运对
于环保论述的垄断地位。此
外，两国的环运都在对抗企
业的战场上节节败退，因为
其对生态的想象都忽略了穷
人和弱势族群的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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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劳工抗争上为两位自杀的劳工举行
丧礼。2003年11月13日，刘华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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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危机，工运与
环运都试图取得新的运动实
力，平衡先前实力极大化策
略所带来的限制。因此，工
运从广泛的公共利益的角度
来阐释其关怀，而环运则试
图针对污染企业建立更大的
制衡力。

在危机浮现的同时，工
运和环运结盟可能性也提
高，因为两者都开始去同理
彼此的困境并学习对方所累
积的技巧。在本文的两个案
例中，工运长于草根组织但
弱于论述生产，而环运则刚
好相反。两个运动都有各自
擅长的技能和天赋，彼此可
以互补。

本文的跨运动比较标示
了工运和环运的互补性。以
“运动实力”作为分析概
念，重新引导目前对于运动
出现、序列、轨迹的讨论，

而台湾和南韩的案例也显示
了工运和环运结盟的物质基
础。工运和环运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这两者深刻地影
响了当代的社会生活，以及
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而这
项历史比较研究，让学界和
运动界重新审视工运和环运
的过去和可能有的未来。 
( 注 )。■

来信寄给刘华真 <hjliu@ntu.edu.tw>

注：更完整的内容可请见 Leverage 
of the Weak: Labor and Environ-
mental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201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译注：感谢原文作者刘华真教授给
予中文翻译的指正与建议。惟文中
错误概由译者负责。

南韩的全国劳工抗争。2003年11月13日，
刘华真摄影。

hjliu@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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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的亲职 
by 蓝佩嘉, 台湾大学, 台湾, 国际社会学会(ISA)家庭研究委员会(RC06)和劳工运动委员会(RC44)委员

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亲职教养论述预设了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作为理想
模式。这是台湾新北市政府发行的幸福家庭 123 亲子手册。

社会学在台湾

台
湾的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几个国家之
一。而台湾的父母亲时常参考教养专家
的意见去养育小孩、关照小朋友的情绪

与需要，但是这些建议通常是从西方论述翻译
而来。既然能够取得更多的文化资源与市场服
务，为什么现在的父母亲在养育小孩的时候反
而比过去的世代感到压力更大、更焦虑、且更
不确定呢？我的研究试图去解开这个谜题，使
用参与观察、论述分析、深度访谈等方法，访
问了超过 50 个家庭，含盖了各个社经阶级背
景的父母亲。

教养和阶级不平等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的
重要问题。可是既有文献的问题在于 Andreas 
Wimmer 和 Nina Glick Schiller 所说的“方
法论的民族主义”。学者通常把单一社会中的
阶级区隔视为一种封闭的分析单位，因此忽略
了多个社会彼此相互构成，相互影响的这个事
实。

台湾提供了全球社会学一个很好的研究场
域。全球社会学把地理空间视为知识形成的重
要场域，并且把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学看成只
是多种理论观点的其中一种而已。我以教养作
为经验案例，透过这个案例，我探讨全球化如
何形塑了微观的家庭生活和阶级不平等。教养
的公共论述在战后的台湾变化很大，小孩的地
位也从被看成是服务于军事和民族主义的劳动
身体，转变成为受到生命政治治理所影响的健
康身体。而父母的角色也变了许多。以前的父
母亲主要是管教小孩的执行者，现在则变成是
亲职教养建议的接受者。

许多学者认为工业化、都市化、生育率的
下降形塑了我们现代对于教养孩和亲职的观
点。这种看法隐藏着现代化的论调，视西方现
代性为普世模型，忽略了全球的文化特殊性和
权力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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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见的论述则把对于亲职和教养观点
的全球趋同看成是全球资本主义和“麦当劳
化”的经验例证，或是将其归因给关于儿童发
展和早期教育的科学知识之全球传播的结果。
这两种观点都有把全球化简化成外部因素的倾
向，忽视了地方社会如何挪用、本土化、混合
全球化的元素。

南韩学者 Chang Kyung-Sup 使用了“压缩
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的概念
去描绘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快速转变和
压缩了时空下，文明化进行的过程。多重现
代性的多元性，像是传统、现代、后现代、
本土、外国、全球的元素等等，它们彼此共
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我则用“压缩的亲
职”(compressed parenthood) 去描述在被压
缩现代性脉络下的变迁、复杂、有时矛盾的亲
职教养实做。这不仅可以适用于台湾，也适用
于位于全球南方的其他个案。

这个概念包括了三个面向。第一，台湾压
缩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包括了快速的工业化和
民主化—导致了代间的社会流动和活跃的公民
社会。中产阶级父母时常抱怨感叹其过去在贫
穷环境和威权政治下所“失落的童年”，并很
确定不要用传统的教养方式，而要给孩子一个
快乐和自主的人生。这种受到美国文化极大影
响的教养风格甚至成为了一种认同，用来强调
父母亲的家庭向上流动和世界认同。

然而，台湾的中产阶级父母也发展出了不
同的对于小孩如何在全球化社会下生活的的未
来想象。许多人试图去“培养全球竞争力”，
策略性地把小孩送到英语幼儿园，精英学校，
或是美国的夏令营，希望带给小孩更多的全球
文化资本。

另外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追求另
外一种教养方式：“规划自然长大”。这种方
式以小孩的“自然成长”为优先，把其他过多
的介入视为视对儿童有害的。这样的家长选择
非主流 (alternative) 的教育机构，采用西方
教育理念，排除教科书和考试。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压缩亲职的第二个面
向。虽然这些教养的文化脚本反应了全球化的
影响，但是也和台湾的现实环境有所冲突。例
如，家长常常被建议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和小孩
沟通和互动，但是台湾多数的工作环境对于有
小孩的家庭并不友善。双薪家庭相当依赖课后
辅导或是亲戚去照顾小孩。尽管这些父母有着
“代间断裂”的论述，但是还是要仰赖小朋友
的祖父母的帮忙去养育小孩。

另外，父母亲也要面对亲职价值和制度环
境之间明显的落差。尽管家长拥抱快乐童年的

教育理念，但是他们也还是会担心小孩在这些
高度竞争与升学主义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他们
会担心其外向、有主见的小孩是否能够在未来
适应得来，因为他们也晓得台湾的多数企业还
是存在着集体主义的文化和阶层化的权威主
义。

最后，被压缩的亲职有着不同的阶级版
本，不同阶级的父母所受到的全球化和压缩现
代性的影响并不相等。全球化提供了更多机会
和资源给有足够经济和文化资本的家庭，但是
也边缘化了那些低社经背景的家庭。

台湾在最近几十年的资本外流和劳动力输
入对于工人阶级的男性的影响特别大。许多这
些人若在台湾找不到另一半，就会转向东南亚
或是中国，组成一种全球化的家庭。此外，新
的亲职教养脚本—特别是禁止体罚和对于家长
参与学校课业的期待的增加—默认了家长时间
的弹性和沟通的能力。因此，工人阶级的父母、
新移民、以及其他弱势的父母渐渐被视为是
“高风险家庭”。

时空压缩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亲职教
养在台湾变成了情感回馈的宝贵体验，却也充
斥困难与挑战的复杂实作。从全球社会学的角
度来说，西方文献倾向把亲职论述的转变化约
成一种内生的过程，忽略了家庭的文化和历史
建构。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全球化的脉络如何
形塑了各种资本积累所影响的教养策略，以及
其如何影响了不同阶级和国家的小孩之不平等
的童年。■

来信寄给蓝佩嘉 <pclan@ntu.edu.tw>

译注：感谢原文作者蓝佩嘉教授给予中文翻译的指正与
建议。惟文中错误概由译者负责。 

pclan@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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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奇迹到崩坏
21世纪的台湾社会

by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 台湾, 国际社会学会(ISA)社会阶层化研究委员会(RC28)和灾难社会学委员会(RC39)会员

过
去三十年来台湾历经了巨大的经济、政
治、社会变迁。但是关于台湾的社会
学文献仍聚焦在台湾做为发展的成功案

例，这些解释通常包括了以下几点：

•	一个强大且理性的“发展型国家”，由
国民党的威权科技官僚所掌控，由挑选获胜企
业给予补助而达成产业升级；

•	一个活跃的出口导向 ( 全球化 ) 经济模
式，以成功的土地改革为起点，加上由中小企
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	高比例的向上社会流动，原因是富创业

>>

精神的小型企业主，以及产业劳动力当中扩张
的新中产阶级比例增加。

这些经典论述也非总是报喜不报忧，其也
承认台湾是一个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在包
括家庭、教育、劳动力市场等领域都存在着性
别歧视的社会。最后，这种论述是以温和中产
阶级所主导的和平民主转型作为快乐结局 ( 见
下表 )。

然而从 2007 年开始，被亚洲金融风暴和全
球大萧条已经挑战“台湾奇迹”的解释。当国
民党于 2008 年重新执政后，科技官僚把政治混

台湾发展的典范变迁

“奇迹”典范

国家
威权、自主、发展型国家 贪婪腐败，到民主化之前都没有课责

性

本土的私人中小企业所主导的出口导向
经济

中小企业没落、垄断资本外移中国，剥
削中国农民工

中小企业精神，中产阶级兴起、高度社
会流动性、低失业率

去工业化、阶级不平等、阶级再制而非
阶级流动、青年失业率高

儒家父权文化、教育和劳动力市场里
的性别歧视、早婚、低离婚率、成功
的生育控制

性别不平等减少、家庭解组、离婚率
与美国同高、超低生育率、人口快速
老化 

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对抗本土公民社
会；族群和国家认同的分歧

民主价值的兴起、阶级意识抬头、世代
正义观出现、太阳花运动反对中国效应

经济

社会阶层化与流动

性别、家庭、人口

政治变迁与政治分
歧

“崩坏”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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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归咎给民主体制和民进党政府的台独政策方
向。而国民党政府则追求更新自由主义的发展
政策，强调与中国的贸易拓展。从 2014 年 3 月
起，因为大众对于“中国效应”的担忧，而形
成了自 1990 年以来最大的学生运动，人们开始
辩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和国民党和大企业的结
盟而忽略本土中小企业等等议题，这些都挑战
了“奇迹典范”的论述。

近来的研究则批评了台湾的“发展国家”，
认为保守和腐败的政治结盟造就了国民党的威
权政体，排除了中小企业和台湾人的政治参与。
这些研究和批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中共党国
的“韧性威权主义”的论述类似。重新检视台
湾的经验，对于经济成长和威权国家之间同时
发展的关联，我们认为较好的解释是经济成长
滋养了威权主义，而非后者帮助了前者，而福
利国家和公民身份等发展，则是在民主化之后
才成为政治议题。

由于从 90 年代开始台湾大企业就大量投资
中国，台湾的产业结构已经产生的巨大变化。
中小企业的出口产值从 76% 降到 18%。现在有
82% 的出口来自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已经被
跨国资本所取代。例如，台湾大企业 2013 年的
总营收，像是鸿海 ( 富士康 ) 集团，占了 21%
的台湾 GDP。而富士康的劳动冲突也指出，台
资其实得利于剥削中国农民工和中共党国威权
主义的土地征收。

台湾的产业结构变迁也重塑了社会阶层。
90 年代的都市中产阶级，是由中小企业主和技
术劳工所形成，造就高度社会流动。当经济成
长趋缓，则财富与所得不均恶化，阶级流动也
减少。就像其他的后工业社会，台湾社会的职
业保障弱化，非典型职位与工作贫穷人口也增
加。

唯一的好消息可能是性别不平等的减少。
教育和所得的性别不均下降了，而且是东亚国
家里面最低的。可是劳动市场上和家庭内的歧
视，可能没什么太大的改善。有趣的是，有研
究认为婚姻可能让台湾女性更不快乐。事实上，
台湾的女性就业人口是倾向不婚和不怀孕的，
为的是保住职业生涯、自主、收入。这导致了
低结婚率，以及跟美国一样的高离婚率，还有
超低生育率。

经济和社会的变迁重塑了台湾的政治景
观。政治学的文献通常聚焦在国民党的威权体
制和本土公民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 90 年代以
来的民主化、经济不平等、世代不正义的出现，
也导致了新的政治分歧。有些选举研究认为，
民进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蓝领阶级和农民 ( 男
性为主 )还有年轻具自由派价值的世代。

 从 2008 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就采取与中
国建立经济关系来刺激台湾经济成长的策略。
在国民党的威权主义怀旧心态驱使之下，政府
一直推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下渗经济学”意
识形态。为了批判中国与台湾透过自由贸易而
达成经济与政治整合，吴介民提出了“威权资
本主义的跨海峡政商联盟”之说。这个政策方
向也让台湾长期以来的国家认同、阶级、世代
的分岐更加扩大。

台湾的转型常被误认为是成功发展的模
型。台湾的中小企业被认为是成长的源头，但
如今正在衰退中。大企业和国民党科技官僚的
权力，主要依赖于强大的国家能力，现在却推
动和中国的自由开放贸易而自毁其能力。台湾
年轻人必须面对失业，向下流动，就业没保障，
薪资停滞，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提高。我在一
本书中提出，社会变迁已经带来阶级不平等的
恶化与严重的世代冲突 ( 注 ) ，该书非预期地
成为社会学畅销著作、甚至被认为是太阳花运
动的灵感来源之一。有别于过往的经济奇迹典
范，一些年轻学者主张台湾社会学的典范转移，
认为研究应该多聚焦在未来可能的社会崩解。
■

来信寄给林宗弘 <zoo42@gate.sinica.edu.tw>

注：林宗弘等，2011，《崩世代：财团化、贫穷化与少
子女化的危机》，台北：台湾劳工阵线。

译注：感谢原文作者林宗弘教授给予中文翻译的指正与
建议。惟文中错误概由译者负责。 

zoo42@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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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社会学的

要
整体描述台湾社会学的现状其实不太可
能，但是我可以提供几个例子去说明
台湾的社会学家是怎么“做社会学”

的。让我从最近的一次台湾社会学 (TSA) 年
会 (2014 年 11 月 ) 说起。过去的 20 年来，社
会学年会已经是台湾社会学社群最重要的活动
了。现在的会员约有 500 多人。2014 年的会议
在国立清华大学举行，有 64 个场次和 180 篇
的论文发表，含盖了从政治经济学到后现代主
体性的各种包罗万象的主题，还有讨论东亚议
题和中国转型的场次。出席的贵宾也邀请到了
包括了日本社会学会和韩国社会学会的学者，
还有香港来的中国学者。

这次年会其中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无非是
开幕演讲了。和以往不同的是，担纲这个演讲
的人是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叫做魏阳。他的演
讲谈的是他的运动经验，以及对于占领立法院
的“太阳花学运”的反思 ( 见这期何明修的文
章 )。这个有别于传统的开幕演讲正代表了台
湾社会学的特色。台湾的社会学家总是挑战既
有的典范，辩论像是不平等、民主、正义、公
民身份等的议题。

不过，也就像其他地方一样的是，台湾社
会学会的成员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立场，
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和实践有着不同的主张。在
年会的走廊上，我们会听到有成员公开地表示
反对学会对于社会运动的背书。有些人担心学
会的政治化可能会拉低学会的专业水平，并且
有害于学会作为一个学术组织的角色。台湾社
会学一直都有在辩论这种有关介入社会的立场
与方式的议题，这也是这个学科自从创立一开
始就有的传统。

台湾社会学的其他活动也很重要。例如学
会每半年出版一期同侪审查的专业期刊：《台
湾社会学刊》。另外也发行三期通讯，和一个

广受欢迎的部落格：巷仔口社会学 ( 见这期王
宏仁的文章 )。这个部落格是一个相当方便传
递学术知识和辩论时事的场域。

台湾社会学会的会员和其他的学术组织有
所重迭，像是台湾女性学学会、文化研究学会、
台湾社会福利学会、台湾 STS 学会等等。这些
与相近领域的延伸重迭关系为社会学和更广大
的社会科学社群注入了一股充沛的活力。

为了让大家了解台湾社会学家的兴趣所
在，以下我要介绍过去 10 年来学会出版的三
部著作，每一本着作都代表了不同的风格：(1)
传统或是“主流”，(2)“跨国”或是全球，
以及 (3)“公共”。这个选择或许有所局限，
但是每一本都广受接受，而且很具有代表性。

《台湾的社会变迁 1985-2005：传播与政治行
为》( 张茂桂、罗文辉、徐火炎主编，2013)
代表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主流的台湾社会学
代表。书中的文章检视了台湾的政治参与和大
众传播在民主时代的变化。这些研究都是以分
析台湾社会变迁调查 (TSCS)( 从 1989 年开始 )
所收集的全国性样本数据为基础的文章。该调
查提供了共时的“快照”图像，让研究者可以
比较历时的变迁，像是公民身份，国族认同，
宗教，性别、家庭、就业、全球化等其他主流
社会学的议题。从 2002 年开始这个调查计划
也纳入了国际社会调查计划 (ISSP) 和东亚社
会调查 (EASS)。资料都向全世界公开，非常有
助于比较研究。

《流转跨界：跨国的台湾 . 台湾的跨国》( 王
宏仁和郭佩宜主编，2009) 代表了台湾社会学
的“跨国”特色。这本书中，社会学家、人类
学家、历史学家等建议当代社会的高流动性和

普遍性和特殊性

by 张茂桂, 中央研究院, 台湾, 国际社会学会(ISA)种族、民族主义、族群关系研究委员会 (RC05)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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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全球化让我们必须要跨越“民族国家”
以外去看问题。这本编着也代表了从台湾的角
度去研究跨社会和地理疆界的人、文化、资本
的流动的知识成果。同时这本书也挑战了既有
对于社会的边界假设。主题则包括了东南亚的
女性家务劳工，台湾佛教组织的全球拓展，移
民婚姻的认同和性别议题，以及被夹在台湾和
中国之间的台商和女性。

台湾社会学的公共性则体现在最近的出版品：
《巷仔口社会学》( 王宏仁主编，2015)。这
本书包括了由 37 位作者撰写的 34 篇文章，都
是用平实的庶民语言所写成的短文，目的是解
释社会学的研究发现与理论给公众知道。这些
短文由 5 个主题串连起来，分别是政治人生、
性别人生、劳碌人生、边缘人生、另类人生。
所有的文章都是先出现在同名的部落格上面的
( 见本期王宏仁的文章 )。其脸书网页在 2014
年 2 月开设，在短短一个月就有 3000 名访客
前来。2014 年的每篇文章都平均有 6700 个点
阅次数，远远超过其同期的其他网站论坛。虽
然文章都在网上看得到，可是该书的销售量还
是创下了台湾社会科学书籍的历史纪录。

过去有批评者指出台湾的社会学缺乏特
色，而且太过于依赖西方社会学。若是在 20
年前，我同意。但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已经面
对了许多挑战，像是威权政府的收编，文化保
守主义者的质疑，面对西方的社会学本土化辩
论，以及中国中心和台湾中心的典范斗争。今
天的台湾社会学已经有机地镶嵌在社会里了，
其生产关于公众相关的知识给公众。而且许多
核心的概念，像是阶级、阶级流动与复制、国

家、宰制、权利、社会运动、性别、公民社会、
公民身份、全球化等等，都已经整合到高中教
材里面，而且成为大众媒体的语言了。

不过，虽然台湾社会学在很多方面相当成
功，但是新的挑战还是不断出现。其中一个是
人口老化和大学生数量的减少。另外还有市场
基本教义派和全球竞争的影响，使得社会学家
和社会学的系所都受到管理阶层的压力，要去
标准化研究的评量方式，这种方式的逻辑是要
取消提供更多资源给那些看来没有生产力和没
有效用的社会或人文学科。此外，这些挑战也
都在这个不平等恶化的时代同时产生。不过这
些挑战也不是只有台湾社会学才得面对，所以
全球的社会学家要比肩共同迎向未来。■

來信寄給張茂桂 <etpower@gmail.com> 

译注：感谢原文作者张茂桂教授给予中文翻译的指正与
建议。惟文中错误概由译者负责。 

“今天的台湾社会学已经有

机地镶嵌在社会里了。”

etpow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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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巷仔口社会学

by王宏仁, 中山大学, 高雄, 台湾, 国际社会学会(ISA)迁移研究委员会委员(RC31)

在
台湾的学术环境体制之下，要科普传播
专业知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
大学的管理阶层不鼓励这种“不具生产

力”的事情，而若有社会科学家想要参与公共
事务的话，还可能会被贴上“不够学术”的标
签。虽然有些学者有自己的部落格，但是通常
维持不久，因为经营一个部落格非常花时间。

2009 年底，有一群人类学者开始尝试经营
一个科普共笔部落格，叫做“芭樂人类学”。
这个部落格每周提供一则人类学研究的短评，
想要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人类学知识。虽然芭
樂人类学在一开始的几年没有受到太多人的注
意，可是却成为了社会学家效法的典范。

2012年 11月，台湾社会学家开始筹设“巷
仔口社会学”，并于 2013 年 2 月开始与大众
见面。在一开始的头两年里面，就刊登超过
130 篇的文章，由超过 100 位台湾社会学家所
共笔而成。两年内超过两百二十多万人点阅，
而且许多的文章还由不同的大众媒体报导过。

在巷仔口社会学成立以前，台湾也有许
多科普部落格，像是 PanSci 泛科学 (http://
pansci.asia/)，或是地图会说话 (http://
mapstalk.blogspot.tw/)，几年内这些部落格
就有数百万的点阅次数。很明显地，现在人们
若要吸收新信息，他们就会上网搜寻。如此一
来，若是社会学家想要影响公共意见或是社会
政策，那他们也要上网辩论才行。此外也有很
多人已经失去耐心去阅读长文章了。一位出版
界人士曾说，一篇可以在 3-5 分钟内读完的网
络文章是最理想的文章长度。所以一开始巷仔
口社会学的作者都被建议写 5000 字以内的中
文，约 1500 字英文。这长度或许对于报纸的
民意论坛投书来说有点太长，但是对于公共的
部落格来说则刚刚好。

巷仔口社会学的成功有一个很关键的因
素，那就是它受到台湾的整个社会学社群很大
的支持。日本社会学会有超过 3000 名会员，
而韩国社会学会也有超过 1000 名会员。可是

Arbu绘。

>>

http://guavanthropology.tw/
http://twstreetcorner.org/
http://twstreetcorner.org/
http://pansci.asia/
http://pansci.asia/
http://mapstalk.blogspot.tw/
http://mapstalk.blogspot.tw/


 

 35

GD 第5卷/第4期/2015.12

社会学在台湾

台湾只有不到 300 名的社会学家而已。韩国社
会学会的次级研究委员会透过撰写教科书的不
同章节主题，像是移民或是社会理论，去传播
社会学知识。而日本也采取类似的作法，出版
了许多社会学讲座，处理重要的议题。不过这
样的方式，对于相对小的台湾社会学而言，并
不太可行的。所以不同主题、小篇幅的评论，
对台湾社会学来说，是比较有效的知识传播方
式。台湾的社会学因为社群小，大家都彼此熟
识，所以许多人都很愿意大概每两年贡献一篇
短文给巷仔口社会学。

而过去几年大众对于社会和政治议题兴趣
的提高，也是巷仔口社会学受到广泛瞩目的原
因。像是对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满，中国的扩张，
或是 2014 年 3 月的学生运动等，都是热门的
议题。在那场为期 50 多天的学生运动期间，
巷仔口社会学刊登了超过 17 篇的文章支持运
动，而每天也有超过万人的点阅频率，在那之
前的几个月则只有 1 千 7 百人点阅而已。巷仔
口社会学因此让运动支持者可以在网络上辩论
公共政策，甚至政府官员也来为政策辩护。

巷仔口社会学也是那些对社会学或是社会
政治议题有兴趣的人的一扇窗，有机会更进一
步认识。巷仔口社会学在变得广为人知之后，
越来越多的高中学生透过这个部落格来了解这
们学科。这很重要，因为在台湾，社会学总是
被大众认为和社会工作一样。此外，其他的台
湾媒体也会报导部落格上的文章，让学术知识

有了更大的能见度。还有，这些文章也被中国
或香港的网站转载。当然，不太意外的是，中
国网站通常只挑那些无关政治的文章转载，像
是艺术社会学、观光、小区发展等等。相反的，
香港网站对政治议题比较有兴趣，像是国家、
儿童，或是和香港、台湾、中国等有关的议题。

根据统计，许多学术论文没有超过 10 个人
阅读过，而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科学论文从
来没人读。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写的论文但却
没人念，甚至我们的同侪也不太读的话，那会
很让人气馁。但是，巷仔口社会学的成功告诉
了我们，其实学术知识是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的。而且巷仔口社会学也让我们认识到，社会
学家可以在不牺牲学术研究的前提之下，可以
积极主动地介入公共事务。■

来信寄给王宏仁 <hongren63@gmail.com>

译注：感谢原文作者王宏仁教授给予中文翻译的指正与
建议。惟文中错误概由译者负责。 

hongren6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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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ürgen Hartmann
致力献身的国际主义者
by Lyudmila Nurse, Oxford XXI Think-Tank的共同创始人和总裁,前ISA青年研究委员会(RC34)理事会成员, 英国；Sylvia 

Trnka, 前RC34理事会成员, 奥地利  

J
ürgen Hartmann 总是开
心、友善、仁慈、心胸
宽大、正向、合作、助

人、温暖、善体人意。他是一
位国际的学者和运动者，也是
卓越的组织者，总是能启发许
多人。以上这些都是 Jürgen 
Hartmann 的友人和同事所描
述的。他在 2015 年 3 月 2 日
离开人世。

Jürgen 于 1944 年 3 月 18
日出生于德国的 Remscheid-
Lennep。他的父亲在战争中不

>>

Jürgen Hartmann是ISA青年研究委员会会
长(1986-1990)和ISA财务副会长(1994-
1998)，于2015年3月2日 过世。

幸死亡，所以是由母亲扶养长
大。Jürgen 小的时候花了很
多时间在书店里面逗留，对阅
读相当渴望，所以很快的就和
书店老板混熟，于是老板特别
让他可以在书店后的小房间
免费阅读书籍。Jürgen 如海
绵一样吸收了所有他可以吸
收的知识，阅读不同国家的文
化、研究地图、甚至是火车时
刻表。这个经验点燃了他的学
术热情和对环游世界的向往。
他阅读的速度飞快无比，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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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总是能够
找到方向，就像一个活的指南
针。作为一个劳工阶级母亲的
孩子，Jürgen 也很早就学到
了烹饪的技巧。

Jürgen 于 1969 年在 Uni-
versity of Cologne 拿到了
经济学硕士。在学期间，他
在 Stockholm 找了一份暑期
工作，并且得到了 Uppsala 
University 的奖学金。在那
里他碰见了他后来的瑞典籍
妻 子 Solveig。1973 年， 他
于瑞典得到了博士学位，论文
是关于学生运动。毕业后一直
到 1993 年的这段期间，他在
Uppsala University 的社会
系任教，并于瑞典全国授课。
从 1980 到 1982 年，他到 Vi-
enna 工作，任职欧洲社会福
利训练研究中心的执行长，这
是一个联合国的组织。而从
1983 到 1986 年，他执行了一
份称为整合年轻人到社会的
国际的计划。从此 Jürgen 展
开了国际的学术生涯。

Jürgen 和 ISA 的缘份可
以回朔到第九届的 ISA 世界大
会。该届大会在 1978 年 7 月
于 Uppsala 举办。执行秘书
Izabela Barlinska 那时还只
是位年轻的学生，帮忙筹办大
会。她回忆到，她在咨询柜台
遇到了 Jürgen，那时是一位
从 Uppsala University 来的
年轻教授。而这位年轻教授认
为自己需要以在地学术社群
代表的身份提供帮忙。而他是
对的！他们都没什么经验，但
是都很乐意帮助其他人，后来
他们变成了好朋友。

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合作对
于 Jürgen 来说非常重要。他
加入了 ISA 的青年研究委员会
(RC34)，并且成为出纳委员
(1982-86)， 后 来 于 1986 年
选上委员会会长。下一任会长
Petar-Emil Mitev说道：“在
冷战期间，Jürgen 对于 RC34
有着很大的贡献，他搭建了东
欧和西方之间研究合作的桥
梁。东欧的青年研究总是能得
到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忙，奋力

达成目标。”

“Jürgen 对于 RC34 的领
导，让他有了很好的位置去观
察由苏联 Glasnost 和 Pere-
stroika 政策所影响的青年的
处境和变化。”John Bynner
这么说。他非常尊崇 Jürgen
的分析观点，和其合作过欧
洲青年和新科技计划 (1987-
1990)。这计划是由位于 Vi-
enna 的欧洲社会科学研究与
档案中心所执行，并由 RC34
赞助。这个计划有个特别的价
值，就是影响了柏林围墙倒塌
和苏联的解体。Bynner 描述
Jürgen 是一个“真正的国际
主义者，愿意把像我这种一开
始不是很突出的学者带进去
其研究社群，并摆脱民族立场
的狭隘观点，然后真正相对化
文化预设的差异，还有超越民
族国家的优先级，特别是在东
欧，因为非军队的和消费的信
息科技兴趣并不普及。年轻人
由于对于信息科技的高度需
求和括国媒体的可取得性，成
为了社会变迁的主要预言者。
若要批评 Jürgen 认为的普及
的计算机能力证照是东欧当
时的乌托邦想象，那是很难说
得通的。他指出了成年期间科
技如何重要地改变了年轻人，
像是个体化、分化、不平等的
加深等等，以及如何在全球
化社会中持续看到这些现象。
我们今日都还在为相关的青
年政策搏斗着，在很大的程
度上，这些都是 Jürgen 的贡
献。”

Jürgen 是一位真正的国
际学者，因为他开启了和中
国年轻学者的交流合作，在
RC34 的组织下一起研究。而
在他担任该委员会的会长接
下来的两任其中，亚洲的副会
长都来自中国，这其实并非巧
合。Jürgen 也促成了 RC34 在
中国第一次的会议：“亚洲的
现代化和青年”(1993 年于上
海 )。

Jürgen 也很擅长于人际
关系。北欧青年研究协调员
(1998-2004) 和 RC34 的会长

(2002-2006)Helena Helve 认
为 Jürgen 是北欧青年研究的
先驱。Helena“对于 Jürgen
于 1960 和 1970 年代的青年运
动所做出的杰出的主题演讲，
印象非常深刻。他也是北欧青
年研究论坛 (NYRIS) 的创始
者。而他成为有名的国际学者
之后，还是依然认为自己是北
欧学者。其研究已经被国际
化，并且让北欧研究知名于全
球。”Jürgen 也是欧洲青年
研究社协力社群 (CYRCE) 的
成员，成立于 1990 年，由其
后继者 Sibylle Hübner-Funk
所建立，目的在于强化和结合
欧洲的青年研究。

Jürgen 广博的知识、教
学经验、以及解释复杂问题的
能力任让他成为一个邀约不
断的演讲者。他的演讲简报有
个特色，那就是当他对一大群
人演讲时，观众会觉得他是在
跟每一个在场的人讲话。

Jürgen 在 RC34 的会长一
职卸任之后，选上了 ISA 的
执行委员。1990-1994 年他担
任财务委员，1994-1998 担任
财务副会长。他的角色帮助
了 ISA 的世界大会举行，并
把社会学带到了 Bielefeld 
(1994)，Montreal (1998)，
和 Brisbane (2002)。

除了青年研究之外，Jür-
gen 也对于透过经验去增进国
际对于研究的理解相当有热
情。他视青年旅行 ( 从交换
到旅游 ) 为核心。Lyudmila 
Nurse 生动地回忆，在 1992
年 10 月，当她组织之一场
“青年与社会变迁：整合或分
离”的会议的时候，有一见事
情让她印象深刻：会议的第一
天，青年研究院的院长街到了
一通电话，是由苏联科技部打
来的，他们想要和西方的与会
学者见面。Jürgen 对于会议
引起了俄国政府高度的兴趣
感到非常有热忱。我们也很高
兴被邀请到 Kremlin 去，我们
的团队被 Gennady Burbulis
所接待，他是当时的苏联秘书
长，被认为是除了总统 Bo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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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tsin 之下最有权力的人
物。在会议中，主要焦点是如
何让俄国年轻人可以结合到
民主制度之中。Jürgen 是第
一个用非常简单明白的语言
响应的人：俄国年轻人必须可
以自由的出国。一开始大家都
认为这很简单，没有问题。不
过 Jürgen 继续解释说，国家
必须改变，并且让青年愿意回
来。接着的讨论都大大接受了
Jürgen 的观点。

Jürgen 的青年移动性和
旅行的研究对于该领域有着
很大的影响。他系统性第分析
了旅行的原因和归纳旅行者
的特征。其对于西欧的青年移
动和旅行的研究中，他把欧盟
的政策和“青年移动”的概念
连结到欧洲意识的兴起以及
政治、经济、文化的整合。例
如，他认为，欧洲内部铁路让
瑞典的年轻人作为“欧洲人”
的经验成为可能，并且超越了
制度化的交换计划。而青年对
于旅行的意愿也和他们的语
言能力有关。

当 Dalarna University
和其他欧洲大学合作成立一
个研究单位在欧洲旅游管理
(ETM) 的 时 候，Jürgen 抓 住
了机会，发展出了旅游观光研
究的专业，成为了这个组织在
瑞典的硕士班的主任。他喜爱
教学，一直到退休都是如此。

Jürgen 是 RC34 所有人的
好朋友。我们会想念他的团队
精神，开朗的笑容和拥抱，真
心的笑声，以及求知的热忱，
有智慧的建言，以及温暖的鼓
励。我们会在他留给我们的知
识遗产上继续努力，而他也永
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来信寄给 Sylvia Trnka 

<sylvia.trnka@aon.at> 

和 Lyudmila Nurse 
<lyudmilanurse@oxford-xxi.org>

注 1： 我 们 很 感 谢 Izabela Bar-
linska, John Bynner, Helensa 
Helve, 和 Petar-Emil Mitev 的协
助。

sylvia.trnka@aon.at
lyudmilanurse@oxford-xxi.org

